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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规模和品质的指数，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是衡量一国社会发展动力和民族进步速度的指针。利用灰色关联等维代谢模型GM(1,1)对我国扩招十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以高等教育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具体分析单元，建构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灰色协整预测模型，以为我国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提供理论解释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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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ss Enrollment Ratio(GER)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ndex of measuring national scale and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perca) is a finger of measuring national social developing power and national advancement.Using Grey Relational Equal-Dimension Metabolic Models to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igher education scale fluctuation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from 1999 to 2009 in China,GER and GDPperca as the concrete analytical unit to construct the grey co-integration prediction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scale fluctuation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which to supply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economic and highe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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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胡锦涛总书记主持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会议指出“强国必先强教。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1]。经济和科技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硬件”，而人才和教育则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软件”，这是《纲要》制定的核心理念，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点，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ross Enrollment Ratio of Higher Education，简写为GER）则是这一战略基点的最外在表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尤其是GER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写为GDPperca）的同步增长，预示着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的进程。通过GER的提高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并进而提升人力资源品质，通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来加速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实践，进而提升全民的高等教育素养及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力，既是对邓小平教育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教育论述的重要继承，更是科学发展观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为我国抢抓后金融危机时代机遇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抢占全球知识经济的国际竞争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1999年6月24日，国家做出扩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战略决策，由此，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经历了十年“黄金期”。扩招十年来年均10%的GDP增长率为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提供了拉动力，经济持续发展支撑的文化和科技发展为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提供了推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民高涨的教育需求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在稳步扩大规模的同时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创新型人才所代表的人力资源的规模和品质则受到GER的影响。早在1985年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前瞻地指出，“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在世纪交替的重大转折关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2]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高等教育是国家崛起的核心动力、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因此，大力促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对于加速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和平崛起、民族复兴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也是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大国[3]，要通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来建设经济强国、通过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来建设政治强国，必须大力推进高等教育跨学科研究，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之于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预判功能。

“为什么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4]“中国导弹之父”留下的“钱学森之问”拷问着我们的党、政府，拷问着我们的大学治理者和师生。而温家宝总理关于建国一甲子以来教育发展水平的判断更是时刻警醒着我们：“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5]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特别是1999年大扩招以来的高等教育，大学生规模急速扩大，GER大幅提高，2007年我国GER率达到23%，各类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已达到2800万人（含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进入了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0年我国GER预期达到25%，各类高等教育总体规模达到3000万人，进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6]。依据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关系系统理论，运用灰色关联等维代谢模型（Grey Relational Equal-Dimension Metabolic Models，简称GM(1,1)模型）回归显示，到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后大众化深化阶段，高等教育强国作用凸显，到2025年，中国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市场机制获取和配置高教资源的能力显著增强，高教强国与经济强国的协整性效益彰显。

一、构建GER与GDPperca的灰色关联等维代谢模型

GER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规模和品质的指数，而GDPperca则是衡量一国社会发展动力和民族进步速度的指针（国家统计部门自1992年后不再发布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官方数据）。通常，GER反映高等教育的增量，GDPperca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效果和国民劳动的价值，因此是存量的概念。GER不仅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受到人口因素和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用GM(1,1)对我国扩招十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以GER与GDPperca为具体分析单元，建构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灰色协整预测模型，可为我国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提供理论解释和科学依据。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及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选取GER和GDPperca作为GM(1,1)的代表。一般而言，GER首先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层次、发展类型、发展结构、发展科类的核心指标，其次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人力资源总量和质素是社会发展快慢的核心条件），最后是衡量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互动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大学生就业问题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亦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因此，衡量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和趋势，首要衡量的指标就是GER与GDPperca。

具体做法是：首先将1999年~2009年的全部（11个）GER和GDPperca数据在不加任何筛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独立的时间数据列（图1），运用SPSS16.0处理；其次，根据高等教育大扩招后要求提高质量、促进就业等重大政策，将1999年~2003年、2004年~2009年的5个、6个数据作为第二、第三个独立的时间序列，运用DPS9.5处理，得到6个中国GER和GDPperca动态变化GM(1,1)模型（表1、2）。

图1 GER与GDPperca的时间序列及其弹性系数（Elastic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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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GER的GM(1,1)动态变化灰色预测模型

	序号                GM(1,1)构造                    样本数

	1       x(t+1)=169.204353e(0.075125t)-158.704353          11

2       x(t+1)=75.679188e(0.138852t)-65.179188             5
3       x(t+1)=0.423343e(0.139070t)-0.308997               6


表2 中国GDPperca的GM(1,1)动态变化灰色预测模型

	序号               GM(1,1)构造                    样本数

	4      x(t+1)=158.676509e(0.066167t)-156.433009           11

5      x(t+1)=25.519963e(0.209176t)-23.276463              5
6      x(t+1)=-5.238802e(-0.147734t)+5.818627               6


从GER与GDPperca的时间序列及其弹性系数来看，GER以可变的较稳定速度增长，而GDPperca则呈现出总体增长的波动态势，两者增长趋势基本一致。根据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动态变化受外部社会经济和内部结构因素影响的特征，得到GER与GDPperca的实际弹性系数，从其动向来看，高等教育规模波动与经济波动存在较强的依存关系，双方的互动性和协调性不断增强，以2005年为界呈现出“正U型”，这充分显示高等教育规模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弹性作用，表明GER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平均能带动GDPperca增长1.8个百分点。众所周知，1999年国家作出扩招的战略决策，其最重要考量因素就是希望通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教需求，从GER与GDPperca的实际弹性系数来看，高等教育规模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是比较明显的，高等教育扩招的“人才溢出效应”或“延迟性人才红利”开始显现，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设计的预定战略目标。

二、国家GER与GDPperca的GM(1,1)模型解析

1、精度检验

根据精度检验原理和方法，对所构造的6个中国GER、GDPperca预测的GM(1,1)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中国GER、GDPperca的GM(1,1)模型精度检验结果

	误差检验                后验差检验          关联度检验

序号 

max|θ|  min|θ|  ave|θ|        P               C    roi(p<0.01)

	1    1.7804  -2.2011  -0.06495   1.0000（good）     0.2654   0.7646

2    0.3481  -0.2727  0.0243     1.0000（good）     0.0956   0.9500

3    0.0545  -0.0726  0.00036    1.0000（good）     0.0270   0.9587

	4    2.8705  -8.7153  -0.19513 0.7000（unqualified）0.8543   0.7646

5    2.4399  -2.9691  0.18365   0.7500（just mark） 0.6226   0.9900

6    0.4916  -0.4619  0.0007     1.0000（good）     0.0952   0.9587


分析表3可知：①6个模型拟合精度检验中模型1、2、3、6符合灰色理论建模要求、模型5基本符合灰色理论建模要求，说明把GDPperca影响中国GER动态变化的系统看成一个灰色系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假设，用灰色理论建模能较好地预测中国GER与GDPperca动态变化过程[7]。②在6个模型中，第3、6两个模型精度相对最好(表4)。

表4　模型3、6中国GER、GDPperca的拟合值与实测值误差
	年代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实测值      21.000     22.000    23.000     23.300     24.200
拟合值      20.9565    22.0726   23.0019    23.2455    24.2217
误差(％)    0.2070     -0.3299   -0.0081    0.2337     -0.0897

	实测值      20.7694    14.2516   17.1632    21.2989    10.9737
拟合值      20.9712    13.7600   17.2618    21.7608    10.6995
误差(％)    -0.9715    3.4493    -05748     -2.1686    2.4987


这表明在GM(1,1)模型中，先对扩招十年来GER与GDPperca变动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滤波，再选择合适的时段，使影响GER与GDPperca动态变化的众因子在基础历史时段和未来预测时段保持一致性，就可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
2、GER的模型预测值检验

利用所建的6个GM(1,1)模型作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5年4个时间点的GER与GDPperca预测（表5），显示模型3、6的预测值与规划值拟合性更高。

表5　6个模型的中国GER、GDPperca的预测(％)

	年代     2010   2015   2020    2025  2008~2020年年均增长率（％）

	模型1   27.98  40.74  59.31   86.35          2.089
模型2   25.93  34.23  45.19   59.66          2.249
模型3   25.32  31.19  40.12   52.07          1.783

模型4   21.04  29.28  40.77   56.75          2.381

模型5   13.71  20.83  31.65   48.09          2.292

模型6   12.30  10.70  15.90   31.81          1.301


3、GER、GDPperca的模型3、6预测值与规划值误差
利用GM(1,1) 3、6模型所作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5年4个时间点的GER、GDPperca预测，与我国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及其规划目标值进行对比，模型3、6的实际预测效果相对最好（表6、7）。

表6　模型3中国GER的预测值与规划值误差

	年代      2010   2015   2020    2025  2010~2025年年均增长率（％）

	预测值   25.32  31.19  40.12   52.07          1.783
规划值   25.00  32.00  40.00   50.00          1.667
误差(％)  0.32  -0.81   0.12    2.07          0.117


表7　模型6中国GDPperca的预测值与规划值误差

	年代     2010   2015   2020    2025  2010~2025年年均增长数（美元）

	预测值   4046   4479   5191    9842            386.4
规划值   4000   4500   5000   10000             400
误差       46    -21    191    -158             7.47


4、GER、GDPperca的模型3、6实测值与预测值相关性检验
表8 GER、GDPperca的GM(1,1)模型灰色关联度检验（1999-2025）
	年代   99-09实测值 99-03实测值 04-09实测值 10-20预测值 10-25预测值

	p=0.05   0.6021       0.8783       0.8114       0.6000      0.4937
p=0.01   0.7348       0.9587       0.9172       0.7326      0.6226


    由表8可知，利用GM(1,1)模型构建的国家中长期GER、GDPperca预测模型的实测值与预测值的灰色关联度符合灰色理论的建模要求，能够较好地解释GER、GDPperca的历时数据、现时数据与未时数据及其隐含的信息，同时表明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三、中国中长期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趋势与基本思路

结合表6、7中模型3、6的预测可知：到2010年中国GER将达到25.32％，同期GDPperca达到4046美元，GER略高于国家教育部的规划要求(2010年GER达到25％)1.30个百分点，进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GDPperca略高于国家规划值46美元，基本跨入小康社会门槛，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经济发展进入低水平均衡阶段；到2015年中国GER将达到33.63％，略高于中国“十二五”计划控制目标值(32％)1.19个百分点，进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深化阶段，GDPperca略低于国家规划值21美元，基本进入小康社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经济发展进入初级均衡阶段；到2020年中国GER将达到40.12％，高于中国2020年高等教育长远规划预期目标值（40％）0.12个百分点，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过渡阶段，GDPperca略高于国家规划值191美元，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经济发展进入高级均衡阶段；2025年中国GER将达到52.07％，高于中国2025年高等教育长远规划预期目标值（50％）2.07个百分点，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GDPperca略低于国家规划值158美元，正式迈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基本实现现代化，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经济发展进入高水平均衡阶段。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预测值平均高于规划值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我国自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扩招的惯性和地方政府释放压抑多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张力，虽有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但国民高涨的高等教育需求加上地方政府部门的政绩期望，使得这种扩招惯性和张力有增无减；二是1978年开始的第一轮30年改革开放，已经初步建构起“国富民强”的社会结构，国家和民众能够基本支付高等教育的费用，在第二轮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家和民众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将显著提高，国内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需求上涨；三是根据我国人口规格变化预测，我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适龄人口入学高峰在2009年后将呈递减趋势，适龄人口基数变小，招生数保持基本稳定下，GER到2025年亦会提高到科学预测的50％的目标。

另外，根据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关系区域系统理论，运用灰色预测方法，我们可以得出，在未来5~15年内，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较发达阶段，中国进入教育较发达国家行列，具体表现为：（1）高等教育规模稳步扩大，2002年GER达到15％，提前3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预计到2010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逐步化解，GER达到25％，在校生规模达到3100万人，2015年GER达到32％，进入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或者说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初级阶段，到2020年，GER达到40％左右（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基本保持与世界平均水平同步，进入高水平大众化深化阶段，高等教育强国基本建成，到2025年，GER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规模上全国和各省区有序进入高等教育较发达阶段；（2）高等教育结构显著优化，一方面，高等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配置得到优化，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高等技职教育均获得协调发展，公办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和混合型所有制高等教育有序发展，学科、专业、课程在大类培养设计上有机融合和沟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外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得到优化，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有效衔接，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在结构上各省区高等教育有序进入高等教育较发达阶段[8]；（3）高等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在国家持续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和“人才强教工程”（如“长江学者”、“引智计划”、“千人计划”等）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及结构（类型、层次、型式、科类、布局）已达到较优化，高等教育“软资源”与“硬资源”均得到极大改善，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开始崭露头角，一批优秀的教学成果、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良性的社会服务机制不断涌现，高等教育服务公众及社会以及引领国际化的能力大大加强，在质量方面，各省区高校的总体质量逐渐与全国高校综合质量接近；（4）高等教育效益普遍增强，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之间已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一方面，随着不同层次“高校攀登计划”如“211”、“985”工程等，高等教育为区域社会培育各层次、多类型的人才，传承和引领先进文化，孵化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另一方面，区域社会全方位发展又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充足的资源保障、优质的产学研平台和丰富的毕业生创业及就业机制，互动性效益日益彰显，10余所高校跻身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行列，50余个学科跻身世界一流高水平学科行列，在世界顶级学术奖项上获得突破。

经济实力决定今天中国的实力，人才实力决定明天中国的实力，教育实力决定后天中国的实力，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保持高等教育规模适度发展并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但是，在努力发展经济、扩张高等教育规模以让更多国民享受到更多、更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同时，我们还应对GER的较快增长保持清醒的态度，也就是注意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中GER的“增长极限”和“增长陷阱”的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策略加以破解。

第一，在宏观方面，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居世界第一，每年培养的大学生保持在600万以上，但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特别是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学术性、应用型和技职型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反经济周期性和波动性，经济发展形势好，高等教育人口会适度减少，高等教育规模会适度压缩，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高等教育规模会适度扩张，更多人将进入高校充电以等待下一个经济黄金周期的到来。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政治经济这个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它的发展应该与国家社会系统的发展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尽力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步或适度领先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能较远地超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即不能脱离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要增加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力度、适度控制高等教育扩招的惯性、适度抑制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热情，防止出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增长极限”，损害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整性上应采用“削峰扬谷”的策略，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过快于经济发展的时候，要适当降低GER的波峰高度，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过慢于经济发展的时候，要适当增加GER的波谷高度，防止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大起大落”，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平稳协调发展。

第二，在微观方面，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高等教育扩招在增加高等教育学位的同时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公平，但有限的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过度稀释可能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效率，尤其是削弱精英高等教育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和取得关键性科技成果的能力，换句说话，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可能会形成高等教育的“规模陷阱”，就是一定时期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可能变成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1958年至1963年高等教育大跃进所造成的“硬起飞失败”就是一个明证。高等教育十年大扩招，规模增大资源紧张导致质量下降的问题已经凸显、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深度冲击负面效应还将持续，因此，一方面，要深化高等学校课程和专业设置改革，推进大类招生和通识（大类）培养进程，努力将高等教育考招制度、人才培养制度、投融资体制、治理体制的改革新举措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切实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和市场配置教学资源的强度，尤其是高等教育财政资源和高校师资资源的投入力度，确保在发展大众高等教育的同时精英高等教育同样繁荣，从而将巨大的高等教育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动力，进而将中国建设成为拥有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有影响的世界大国。

（本文在定稿过程中得到了邬大光教授的指点和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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